
郭位教授清大 2016 年畢業典禮致詞 勉畢業生保持明亮的心 

 

 

我的老師 (一） 

 

賀陳校長、各位師長、各位同學，大家好。還有各位家長，恭喜你們優秀的子女從清

華大學畢業。 

 

 

我於 1972 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核子工程系，很高興今天回來跟學弟學妹們做些報告。 

  

畢業多年，我有一個體會，發覺儘管平常聽的大道理很多，但是很多小規則反而不見

大家遵行。經賀陳校長同意，我趁著這個機會介紹我的老師。 

  

我不知道，聽到這個題目時，你們有些什麼想法。在講到正題前，我想問在座的同學，

畢業後準備讀研究所的請舉手，（在場大部分人都舉手），非常多；準備就業的請舉

手，（比方才稍微少一點），也有不少，這個比例跟我當年畢業的時候差不多。 

  

至於讀研究所的同學中，想出國的有多少？（少數人舉手），（比例上）好像沒有以

前多。 

  

講到出國留學，不由得想起兩三年前的往事。我在西安的晚會上，認識了一位農夫。

農夫高興，因為他的兒子準備到波士頓讀書，大家恭喜他有傑出的孩子。農夫讓我印

象深刻，則是因為他跟兒子的對話：「到美國讀書不是為了學位，也不是純粹為了學

一技之長」，因為這些在中國大陸，用類似的講法，在台灣就可以得到。 

  

他（告訴兒子）說，如果只求學位，可以留在中國大陸。出國留學應該學習人家做事

的方法，了解美國的制度有什麼不同，有那些地方可以改進、採納，以便日後對中國

社會作出貢獻？ 

  

這就讓我想起，台灣出國的人非常多，得到的國外學位、經驗應該也相當豐富，但是

我們有沒有把西方健康的制度帶回台灣？這些表面的經驗經得起考驗嗎？存疑。 

  

最近還聽到一個有關到波士頓的訪問團的故事，成員有博士、有碩士、有學士，也有

一些高中畢業生。去過波士頓的人請舉手，（少數人舉手）。波士頓彎彎曲曲的道路

像迷宮似有名的難找，這些人晚上出去之後很難順利回到旅館。不過，其中有個沒讀

什麼書的人，到了市區之後，反倒輕鬆順利地回到旅館，並沒有迷失街頭。這代表什

麼意思呢？ 

  

因為有學問的人，雖然英文好，語文、各種符號的認知都很好，但是學問把他們推到

死角裡面，他們迷失在陌生的環境了。而這位沒有讀過多少書的人、原本就不怎麼懂

他的本國文字，自己的國度並沒有迷失過他；把他擺在本國或是外國，找路從來都不

是問題，原因是他思考路程的方式跟別人不一樣。 



  

像找路一樣，許多事情處理得不盡如人意，並不是因為書讀得好不好、個人智慧夠不

夠，而是有些人讀書讀進死巷子裏，沒辦法梳理，甚至於（沒辦法）像沒有讀過書的

人看到的課本以外的境界。清華的同學們 IQ 高、EQ 高、書讀得好、待人處事也一流，

畢業後在社會上的表現優秀。可是，能不能在學問之外發揮更大的功效？讀的書，有

沒有可能讓我們不自覺地迷失而不自知？ 

  

果真是這樣子的話，那我們這些辛苦得到的學問，不見其利、反受其害。讀了書反而

因為小事一樁而迷失於途，這個書讀的就有點可惜。 

  

在座很多同學要讀研究所，有人出國進修，也有人準備就業。我趁這個機會跟大家介

紹幾位我的老師，希望有助畢業生保持明亮的心。 

  

其中一個，是清華的教授──蘇青森先生，我在清華最後一年，因為飲用水污染的緣

故，想查出飲水裡面，砷、汞的含量到底有多少，這要用放射線中子活化分析的方式

來偵測，…… 

  

在我出國之前，他跟我說，郭位你要記得，去外面讀書，老師最重要，找一個能開拓

你心胸的指導教授，找一個能讓你學習永續學習的老師，倒不一定要找一個特別有名

的學校。 

  

我也要對你們說，如果你們修讀碩士、博士，記得找一個優秀的教授。蘇青森老師對

我的教誨，讓我終身受用不盡。 

  

由於他的關係，我到美國跟隨黃金來先生。他出身台南貴族，受日式教育，是台南一

中的校友。黃先生先到上海交通大學讀了一年，再回到台灣大學機械系完成大學學位。

他沒有受過政治迫害，留學美國，反專制、反戒嚴，所以被列於黑名單之內，得博士

學位之後，不被准許返回台灣。 

  

我在少年維特煩惱的那個年紀，也讀過台南一中，跟黃先生可以說是隔了很多年的校

友。他做我的指導教授期間，我們每隔一天見面，每個周末都談七、八個小時，一半

的時間談民主，一半的時間談學問。 

  

台灣解嚴之後，黃老師終於可以隨自己的意志回到故鄕台灣，但是他決定不必回來了，

「因為他不是政治人物，他認為該達到的目標已經達到了。」 

  

黃先生十幾年前去世，真的從來沒有再回來過。他教導我，治學要嚴謹，做為一個讀

書人，要有崇高的理想。他不是政治人物、反對暴政，卻不想從這裡面得到任何私人

的利益。 

  

清華大學隔壁、交通大學的前任校長張俊彥先生也是台南人，台南一中畢業，剛巧也

是我的校友前輩。 

  



他的家庭受到嚴重的政治迫害，早早被列入黑名單，不准出國。這些灰暗的背景，不

曾影響他的成長。他不尤人，也不自怨自艾，在國內得到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是

台灣半導體研究及產業研發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公元 2000 年，我們同時當選美國國家

工程院院士。 

  

無欲則剛，張先生說話直率，就事論事，或許偶有觀察不清的時候，他就像容錯

（fault tolerance）的電子系統一般自我糾正，該執著的時候必會堅持原則。他跟黃

金來的學習歷程處於兩個不同的極端── 一個身處台灣、一個遠居美國；他們拋開個

人恩怨，對真理執著、對學問真誠，把政治立場和學術科研分開，倒是相當一致，都

是不可多得的老師。 

  

接下來再跟各位介紹一位重要的清華老師。 

  

我雖然學習理工科系，大三時選修了一門國際公法的課。教課的老師胡慶育先生，曾

經出任中華民國駐阿根廷的大使，他在課堂上講了一個經歷過的不堪現實。 

  

胡教授當過司法官訓練所的所長。有次他跟學員開會，一位年輕的司法官舉手批評：

「你們這一輩貪污腐敗又專制，被從大陸趕到台灣，應該感到羞恥。」胡先生是個有

良知的教授，覺得這位同學講的有道理，於是告誡班上同學：「你們這輩人要記取教

訓，不可以貪污。」 

  

可是過了幾年，有天打開報紙，發現當初罵他的那個司法官學員因為貪污被關了起來，

他感慨地説：「我以為一代比一代強，沒想到一代不一定比一代強。」 

  

這時候班上的同學沉默不語。胡先生告訴我們的故事已經是 40 多年前的往事。這些

年來，他所自發的感觸大家是否覺得依舊歷歷如目？靜下心看看，我們的社會有進步

嗎？為什麼一代代好像七月天的颱風一樣，不停地重蹈覆轍？ 

  

我相信一代比一代強，但是一代跟一代之間一定要學習我們的老師，從經驗中得到自

己的知識，才可能帶動社會前進一步。一代比一代強，是一代比一代的智慧強、健康

強、科技強、生活強；至於一代比一代的道德怎麼樣呢？我想各位同學要好好思考。 

  

博士畢業後，我先到貝爾實驗室工作，再到美國大學任教，遇到一個主任。他年紀不

輕，對於錢財處理得不太乾淨，用人有私心，沒有表現，卻領高薪，該退休的時候不

退。他有很多問題，又對政治特別感興趣，偶有作弊，總是把學術處理得不清不楚。 

  

這個主任也變成我的老師：我處理行政工作的時候，把他當一面鏡子來思考，他做的

事情我絕對不能做。遇到疑惑的時候，我想像他將會如何處理，只要朝相反的方向做

去就對了。 

  

剛才進會場的時候，看到《聯合報》的王小姐對我出的書《高等教育怎麼辦》感興趣，

她鍥而不捨、堅持到底，過去幾週，緊跟著我，甚至還跟到了香港。王小姐，你也是

我的老師。如果我們能像王小姐這麼敬業的話，我相信社會會進步的。 

  



說了幾個「我的老師」的故事，該是做結論的時候。 

 

 

有一天，一個小朋友買瓷器，帶著杯子走進瓷器店裡，對著架子上的瓷器一個個地敲，

賣瓷器的老闆問他：「小朋友，你在做什麼？」 

  

小朋友回答：「我媽媽說，拿個杯子敲瓷器，如果聲音清脆的話，一定是好瓷器，可

以買；如果聲音混濁的話，那就不是好瓷器，不值得買。」 

  

老闆聽了，告訴小朋友：「你媽媽教的原則是對的，但是你手上拿著的不是好杯子，

敲不出好東西。我給你一個好杯子，如果敲出好聲音，那一定是個好瓷器。」 

  

這個杯子，就是我們的心。心不好，一定敲不到好瓷器。我們敲的那一堆瓷器，就是

我們的朋友。如果可以從朋友中得到教訓，那麼這些朋友通通成了我們的老師。 

  

孔子說過，走在路上的人都是我們的老師，我 44 年前從清華大學畢業，在社會上遇到

過各式各樣的人，好人、壞人、善人、惡人，豪爽的、奸巧的，他們都是我的老師，

都有可以學習的地方。好的，我們學習；不好的，我們應該當成一面鏡子、做為警惕。 

  

今天晚餐時候，看到一張白紙，於是想起曾經有人把他撕成 4、50 片碎片，希望有誰

能把碎片拼回來。好幾位智慧高的人，包括博士、碩士，在 5分鐘、10 分鐘之內都沒

有辦法把那些碎片拼成原樣。 

   

可是一個幼稚園的小朋友很快把碎紙拼好了。有人知道為什麼嗎？（學生答：他沒有

想太多）；這個答案對了一半。其實，白紙的後面是一張清華地圖，小朋友不用複雜

的心機，輕易、自然地察覺到，照著地圖拼，不就很容易拼出來了嗎？ 

 

 

問道於盲。如果心盲，則任何學位甚至諾貝爾獎都得救不了。 

  

我提供這些經驗，與大家共勉、共享。對學習要執著，對學問不要被蒙蔽，對社會的

現象應該就事論事，對問題務必觀察思考、不可盲從。我們需要回恢復自然，讓我們

的心永遠保持明亮。 

  

希望我介紹的這些老師，能給你們當作參考。祝福各位老師，並且再次恭喜學弟學妹

從我的母校清華大學畢業。 

 
 

註：香港城市大學校長、清華大學傑出校友郭位，應清大校長賀陳弘邀請，於 2016 年 6 月 5

日在清大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聯合報》記者蔡昕穎小姐即時報導。郭教授勉勵畢業生不

要被學問推到死角，以上是他的演講全文，經由郭位整理定稿。 


